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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香港

陈佐洱

! ! ! ! ! ! ! ! !"我表达了中方的立场

英方举棋不定，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既
成事实，所以要赶着鸭子去上架。我迅速答复
英方：“贵方突然的‘公务繁忙’不成理由。中
方代表团各成员的时间表都已排定，难以更
改，必须按双方原来的协定赴北京开会。”同
时，我请新华通讯社发了篇稿，报道专家小组
会议将按照中英双方事先的商定如期于 !月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中方为此已
做一切准备。英方对这一切保持缄默，不作任
何回应。
时间到了 #$日，离开会只剩两天了，英

方还对双方如期赴会不明确表态。看来真得
用行动“赶鸭子上架”了。#%日，在事先与传
媒打了招呼之后，我带领在港的中方专家组
成员和顾问乘坐第一班航班，“隆重”地飞往
北京，在香港启德机场我向记者朋友们表示，
明天将在北京恭候英方代表团的来临。与此
同时，赵大使在 #%日一天内，两次亲赴英代
处，催促英方专家组启程赴会，给英方造成极
大的压力。后来听说，英方内部很紧张，英代
处和港英政府高层密集会商———去，还是不
去？其中强硬派坚持不赴北京开会，要逼中方
接受了英方意见后再开始正式磋商；温和派
则主张先把会开起来，通过谈判来争取英方
利益。为了避免彻底与中方闹翻，造成损人不
利己的下场，最终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
其时夕阳已经西下，离香港飞往北京的

最后一个航班起飞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港英
当局破例打电话给启德机场和航空公司，要
求为以库务司兼候任财政司曾荫权为组长的
英方代表团开一路绿灯，航班必须在这批
&&'(登机后才能起飞。
这次开会前的较量有惊无险，深夜，我在

北京从英国驻华大使馆得悉，英方的同行们
终于抵达了北京，已经下榻使馆安排的酒店。

)%%*年 !月 !+日，中英关于香港财政预
算案编制第 )次专家小组会议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如期召开了。开场白中，我引用一句宋

词“飞霞半缕，收尽一天风和雨”，寄语
双方不计前嫌，希望从此真诚合作。我
说，今天和昨天不一样，很高兴能在北
京就磋商香港过渡时期财政预算案编
制的有关问题同英方举行专家小组会
议，也能使我们略尽地主之谊。
曾荫权先生系着鲜艳的蝴蝶结领

结，面带微笑，心领神会，随即说道好天气显
示好预兆，事情开始时往往会有困难，但只要
可以开始，便会很顺利。这番颇有默契的寒暄
为会谈带来了好的气氛。曾荫权在香港有一个
很善意的外号叫做“煲呔曾”。它是广东话引申
出来的，“呔”指领结，“煲呔”就是蝴蝶结领结。
听人说，他出门做事，总是面带微笑，西装笔挺，
衣领上面结着一个跟西装颜色相配的煲呔，据
说他家里有超过一百个煲呔，放在衣柜的三个
架子上面。香港著名时装设计师邓达智评论说，
曾荫权的领结抢眼但不刺眼，有幽默的卡通图
案在上面，甚至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意大
利的迷幻色彩图案，打破了高官服饰的沉闷感，
成为营造个人风格形象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为了拉近与这位新谈判对手的距离，我
邀请记者们走近谈判桌，郑重表达了对他荣
升新职的祝贺。在英国管治香港的 )*"年中，
港英政府总督之下的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
司三个重要职位从来都由英国人担任，而此
次在香港回归前一年半之际，曾荫权先生接
任财政司是英方起用的第一个港人。我表示
相信他会为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使财政政
策与《基本法》相衔接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这是曾荫权首次得到中方的正式祝贺，似乎
出乎意料，他连声道谢。当天的会议，双方面
对面地交换了对合作编制预算案的设想。我
表达了中方的立场：第一，中国政府无意干预
)%%,年 -月 !"日前香港的行政事务，但鉴于
%-.%,年度与 %,.%$年度财政预算案密切相
关，英方应该在 %-.%,预算案定稿前咨询中方
意见；第二，%,.%$年度预算案的执行跨越了
)%%,年 ,月 )日，为保证财政预算和运作的
平稳过渡，该年度的预算案应由中英双方共同
编制，又由于年度里的大部分时间为香港特区
政府管治，因此该年度预算案应以中方（届时
将包括候任行政长官及其提名的财政主管官
员）为主进行编制；第三，考虑到编制预算案是
十分复杂的工作，请英方为中方专家尽早参与
到编制工作的实际过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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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大头仁祖

这高档白酒好就好在不闹头伤人，回家
时书春、大头两人的舌头都有些打卷，到家后
一个热水澡冲洗下来，竟然都是神清气爽。两
人都有一肚皮的话要问要提，却都躺在床上
默默地等着对方开口。分别了近四十年蓦然
重逢，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沉默了好长一阵，书春终于打
破沉寂问：“这些年怎么走过来的？”

大头红红地亮了下香烟火回
答：“服刑时总以为出来这天是我的
出头之日，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没想
到出来后精神更加痛苦。服刑时大
家都是囚犯没有身份差别，回来后
马上不同，大家把我看做流氓恶棍
社会垃圾，受到的伤害真是一个月
也讲不完啊！”

大头有点沙哑地告诉：“队里把
我的绰号改成了‘闷炮’，意思是不
要看我整天整月闷声不响，总有一
天又要闹出天大的案子，一个个躲
得老远老远，就怕哪天受到牵连。”

书春用力地点了点脑袋，他对
这样的处境有着切肤之痛。插队时
自己这个特务子女遭受过四年多的非人待
遇，精神摧残痛彻骨髓！

大头又闷闷地倾吐：“那时我天天告诉自
己要向你学习，咬紧牙关坚决挺住！当时你也
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前途在哪里，可是你决
不屈服天天自学到深更半夜。队里直到现在都
拿你教育孩子，我大头死也不能灰心丧气！”书
春听得十分愕然，想不到自己当年的那番苦斗
对大头和队里人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我看大家都不想留在农村服侍土地，就

把大家不想种的土地承接下来。种了几年看
死种粮食不赚钞票，于是改种花菜。种花菜
虽然可以解决损耗保鲜，找不到买家同样要
烂在地里，我就跑全国寻找市场，终于在山
东签下了合同！”

大头用膝盖碰了碰书春，看他醒着便接
着告诉：“我平时雇人大种花菜，上市时兼做
花菜收购，雇了车队送到山东，几年下来造
了这幢楼房。后来看没有销路的农民实在可
怜，钞票都让二道贩子赚了，想想为人一世
造福一方，积善积德是做人的根本，就创办
了花菜协会和大家一起致富。”大头说得兴

奋起来，下床点上一支中华深深地吸了一口
踱着小步说：“大家看花菜的销路越来越大，
抢着入会扩大种植，今年的销量至少要增加
/"0。我这个会长被评为优秀行业带头人，
劳动模范，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头用力地亮
了下烟火，等到从鼻孔里徐徐喷出，坐到床
上推推书春说：“我就这些鸡毛蒜皮，该你

了。”“你还留着不少事呢，”书春驱
散着烟雾问，“为什么夫妻分开睡
呀？”“根美怎么说的？”大头瞪大眼
睛审着书春问。“她很痛苦，担心这
个家可能要散。”
“她有我痛苦吗？”大头嗖地跳

到地下发恨，“她廿一岁开始享受男
人，我是几岁开始的？只享受了几
年？老实告诉你六年都不到！”大头
指着斜对面根美的房间压小了嗓门
愤愤地告诉：“我还在要女人的年
纪。”
“为什么不带根美让上海的好医

生看一看？她和我小姨子一样，很可
能是甲状腺毛病。”“你少装什么大脉
郎中（医生），大小医院跑了很多！”
“你老实告诉我，现在还喜欢根

美吗？不能仅仅为了这个疏远根美。”
“怎么说呢？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被她

弄得心都冷了。”大头搔搔脑袋坐到床上，凑
近书春告诉说，“今朝向你和盘托出，根美不
尽义务后我为了传宗接代，专门租了一个陕
西女人，二十六岁。”
“你说什么？”“租了个陕西岁女人帮我生

儿子。要是女的打胎做掉付她 *万，要是男的
付她 1+万再加 *万吃奶钞票，打胎、生孩子
费用由我负责。”“你这浑蛋无法无天！这样可
要吃官司的！”“亏你也是跑市面的，现在这种
事情多了去了。只要大家两厢情愿，家里人又
不吵不闹，根本没人管你！”大头说得唾沫飞
溅。“可是根美能同意把孩子领回来吗？怎么
向她解释呀？”“到时候一口咬定出差时在车
站拾到的。”
书春不禁一阵愕然。现在的大头尽管西

装革履住洋房坐轿车，骨子里仍然是个传统
的农民，缺乏综合素质和法律意识，把女人和
生养孩子这样的大事竟然当作商品对待！这
样的金钱主义思潮泛滥成灾，实在令人惶恐
不安！


